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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霜落无声
在夜的深处，悄然落下
轻铺一层银白
低诉一段时光
它不是雪，却有雪的纯净
它不是雨，却带雨的柔情

霜，是冬的使者
用轻盈的笔触，书写秋的告别信
告诉山川河流关于四季的更迭
告诉春花秋月关于初冬的到来

霜不是离别的象征
是新生，是开始
是在冰冷外表下覆盖着冬麦葱绿
是在薄雾氤氲中包裹着乡村原色

看霜落枝头，梅花愈发娇艳欲滴
看霜落草丛，草叶愈发坚韧不屈
这霜，是时间的印记
是生命的轮回

落下如诗，在夜与白昼中轮转
霜花也会消融、枯萎
在洗去满地的灰尘之后
化作一滴晶莹
化为一条小溪

炉火旁的母亲

在炉火旁
母亲，用她一生的温柔和爱意
为我驱走冬日的寒冷
那火焰中跳跃着的
是母亲佝偻的背影
和日复一日增添的白发

炉火旁的母亲
岁月侵袭了她青春的容颜
皱纹爬上额头、眼角
老茧布满双手
可她的笑容依然如春天般温暖
照亮了我童年里的每一处角落

炉火旁的母亲
身影在冬夜的火光里摇曳
那影影绰绰间的过往和回忆
蕴藏着无尽的故事和沧桑

母亲是我指路的灯
是我成长的依靠
母亲的爱陪伴着我
就像不熄灭的炉火
熊熊燃烧
在整个寒冷的冬天
驱散我心头的阴霾

霜落（外一首）

□周丹

这些日子
我会躲进一朵雪花
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然后，朗诵一首洁白的唐诗
顺着雪花的线路
抵达那个远方

我知道，远方在等我
掠过雪花的叹息
那缕乡愁，从孤寂的云朵
绽放，朔风启程
驮来老屋的叮嘱

米酒、熏肉、火炕
是老屋温暖的滋味
亲人的声音
悄悄雪白起来
让一树蜡梅
欲言又止

躲进一朵雪花
□张勇

雪花轻轻地飘落
给大地穿上洁白的衣裳
枯枝在寒风中摇曳
屋檐下的冰凌
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村口的小河静默无言
高耸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
在寒冷的空气中
缓缓上升，又渐渐消散
一两只麻雀在栖落枝头
嘴里衔着几粒暖暖的鸣唱

冬日印象
□尚庆海

一大早，有朋友来电话问：“听说
刘杲同志去世了，真的吗？”

不可能。前两天还发来信，说情况
略好，已出院。这才不到一周，怎么会
去世呢！我回答得很坚决。

没过半个小时，又有朋友来信说，
刘杲同志昨夜已去世……

我十分震惊，十分悲痛，突然感到特
别难过。一位敬爱的、可以随时得到他帮
助指导的领导，走了，一位可以依靠、无
话不谈的老朋友，永远不能再向他倾诉
了！我潸然泪下，内心顿觉一阵孤独。

刘杲署长一直顽强地同疾病作斗
争。7月28日下午，我得知他住院后，
立即去看望他。前后谈了有两个小时，
他情绪不稳定，也是我和他相处几十年
第一次看到他落泪。没过几天，他情绪
便大有好转。此后，他几乎每天都给我
发微信，报告每天走了多少步，还必定
附带着发一张在医院中的照片。我摘录
于下：

8月26日 11:43
今天午饭后走了106步。
哈哈，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附一张笑哈哈的照片）
8月26日 16:14
午睡后再走，累计达到251步。
8月27日 14:08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我答道，莫痛夕阳无限好，明日

朝阳普天照。）
9月3日
早晨161步。
9月5日 7:22
早上好！早晨318步。求生奋斗。
9月6日 7:04
伴着晨光，溜达536步。
9月8日 19:40
全天在走廊走了1105步。
（我鼓励：重大胜利，稳步推进。）
9月12日
早晨232步，全天669步。
……
9月26日 18:40
今天累计走了 1202 步。破了纪

录，重要的不是步数，而是心平气和，
过好每一天。

（我回信道，过了一关又一关，心
平气和体自健。朝阳红日夕阳好，秋雨
冬风只等闲。）

10月11日 12:3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

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一天是重
阳节）

（我回信道，安心休养，天天向
上。日渐恢复，皇天浩荡。）

刘杲回信：力求心平气和过好每
一天。

10月14日 7:35
连日大雾，欺人太甚！
10月21日 7:38
照片一幅，下面写道，迎着太阳，

迎接新的一天。
（我回复了3个鼓励的符号。）
10月26日 9:53
住院 3 个月。我身体略有恢复。

遵照医嘱，已经平安回家。孟师傅随
我回家。

11月6日 10:48
大家好！
随后便没有了微信。我以为既已出

院，说明病情好转、稳定，心里踏实不

少。11月9日我还给他转去网络上有关
他主持起草出版法的旧事。劝慰他，文
章太长，不要累着，您可挑选着看。

几天后，是11月13日，我突然想
到这几天没见来信，什么情况？正打算
发信问一问，不幸噩耗传来。回顾这一
段时间刘杲署长给我的微信，回想他决
心心平气和过好每一天的信念，我怎么
能相信呢？

他是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抗争，那样
坚强地让自己心平气和，他已经出院
了，怎么突然坚持不下去了？我怎能不
感到震惊、悲伤和深切的难过呢！

刘杲是我的领导，直接领导，他教
导我怎样从事政府出版管理工作。

刘杲是我的老师，他传授我认识问
题、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方法。

刘杲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怎样面
对困难、面对烦恼、面对顺利和成绩。

他从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领导
岗位上退休多年后仍然关心着我，惦
记着我的工作。他在 2020 年 4 月写诗
给我：

官府奉公多共商，
山林休养仍相望。
闭门防疫正枯坐，
天降芬芳满室香。
从此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导师和朋

友！呜呼，哀哉！
1987 年，我从中华书局调到新闻

出版署工作，从一个做了 20 年的编辑
变成政府出版管理人员，而且“官位”
不低，忝为“司长”。但我却真的对政
府机关上下左右的关系懵懂无知。刘杲
署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大概看我“书生
气”十足，便教给我如何梳理工作任
务，抓住工作重点，制订工作计划，分
配使用干部。我暗暗地把周围的同事、
领导作为老师，看他们怎样思考问题，
怎样处理矛盾。刘杲并不指手画脚，但
时不时地点拨，既指导了我的工作，又
给我留了面子，是我尊重、依靠的政府
出版管理工作的启蒙老师。

刘杲署长博学多才，思辨能力很
强，让我十分佩服。一次在山东烟台召
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我准备了很
久，认真地写了发言稿，我是学古典文
献专业的，又是中华书局出身，但讲得
也并不很如意。刘杲署长一边听会议发
言，一边思考问题。他并不用部下准备
讲话稿，最后做总结时，仅凭着一份提
纲就侃侃而谈，两个小时、十个问题，
中肯而深刻，让我感到刘杲署长高屋建

瓴，思考缜密，身上有许多值得我认真
学习的地方。

有的同志说，刘杲智慧，思维敏
捷。不错，我常感到他的大脑如一台计
算机，几秒钟能计算几百万次，当然中
肯、周密。其实，他的周密、中肯是以
他丰厚的学术功底，以对出版形势和问
题全面了解为基础的。他不轻言，言必
有物，言必有中。

中国出版集团建设之初我任总裁，
负责全面工作，我有很多问题不知如何
认识、如何下手。我请教他怎么理解

“造大船”，这“大船”怎么造？他迅即
启发我。他跟我说：

“在出版界‘造大船’的含义是什
么？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权威的科学的
解释，只好自己琢磨。照眼下大家都在
追求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劲头推测，
这出版界的‘造大船’很可能指的是建
立大规模的出版企业集团。”

“如果我的推测差不多，那我先得
表个态，我赞成积极推动建立大规模的
出版企业集团。理由是这有利于在出版
界实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有利于在
出版界实现‘体制转轨’和‘增长转
型’。不过顺便说两句。其一，规模经
营不等于集约经营，并非规模越大集约
化的程度就越高，没有那么简单。其
二，不应要求也不可能指望出版单位都
变成大企业集团，总还是大、中、小搭
配，各得其所。”

接下来他又说：“有了目标如何行
动？如果不行动，说来说去岂不等于白
说。如果要行动，仅仅靠发号召还远远不
够。考察实际情况，研究具体问题，寻求
正确对策，这工夫大概是省不了的。”

后来，他又把他写的一篇文章送我
看。他说：“我渐渐觉得建立大规模出
版企业集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有若干较大的问题还需要仔细斟酌而后
慎重决策。比如，出版企业集团的性质
是企业。比如，出版企业集团的企业法
人地位。比如，企业、企业集团要同行
政主管部门分离，实行政企分开。比
如，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主
导产品，通常也就是在市场有广泛影响
的品牌产品。比如，企业集团的另一大
优势是能够聚集更多的资本，以扩大生
产规模、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
益。比如，企业集团的建立离不开企业
之间的兼并和联合。”

这是多么深刻而全面的思考啊！这
是多么中肯而又发人深省的指教啊！

后来，关于编辑素质和培养，出版
界又有争论。有人说，编辑就是“为他
人作嫁衣”，用不着自己有多大学问，
成为学者；有人说，编辑没有一定的学
术水平素养，没有办法判断书稿质量，
没有办法与作者深入交流、探讨。

刘杲署长明确地指出，提高图书的
质量先要提高编辑素质。为了提高编辑
的素质，刘杲署长曾经提过“编辑学者
化”的建议。他说，编辑不一定都必须
是专家学者。但是，向着学者的目标努
力，不断增长学问，总会大有好处。一
般说来，编辑学问的高低同他联系的作
者层次的高低成正比，同他经手组织、
加工书稿的成就的高低也成正比。刘杲
署长又说，当时一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
对我的建议提出异议。这位负责人说，
现在有些编辑很不安心本职工作，社里
的编辑工作不好好做，却埋头搞个人的

研究和创作，一心想当专家学者。如果
都这样搞，出版社怎么办？你能不能把
提倡“编辑学者化”改为提倡“学者型
编辑”？

刘杲署长说，他的话不无道理，不
过我以为，解决他的困难主要不在于这
个提法的修改，而在于编辑职业道德的
树立和敬业精神的发扬，同时，还离不
开有效的管理。

他特别引述著名编辑家叶至善的话
说，叶老（指叶圣陶）不大赞成说编辑
工作是“为人作嫁”。他说他就是喜欢
做编辑工作。原因有两个，一是能满足

“求知欲”，二是能满足“创造欲”。
这些观点，很好地论述了编辑工作

与编辑个人研究和写作的关系，对编辑
的培养和成长很有参考价值。

最可贵的是刘杲署长从不隐瞒自己
的观点，见到问题总是直截了当地指
出，充分体现了他对出版事业的深切关
心。这体现在他敢讲真话、肯讲真话
上。他在他的博客中有两条谏言，一是

“2012年出版数据”的分析。
他写道，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

布的文件，2012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
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6635.3亿元。可
是，文件显示其中包装装潢等非出版物
印刷营业收入 8555.54 亿元，比重达
51.43%。这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收入与
出版无关。

二是关于“品种和库存双增长”的
剖析。他说，2007 年全国出版图书 24
万种，2012年达到41万种，5年间增长
了70.8%。图书品种数量的急剧增长带
来的主要问题，一是质量下降，二是库
存上升。质量难以量化，没有数据。库
存可以量化，有数据。2007 年出版物
库存年末为565亿元，2012年达到880
亿元，5年间增长了55.7%。

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忠言。确如出
版界同志所言，刘杲署长头脑敏锐，富
有真知灼见，但我认为有头脑、有见解
的人不少，最重要的是刘杲署长肯把观
点亮出来。真个是“不逐世风乱起舞，
平生自信秉丹心”（刘杲2011年诗作）。

如今刘杲署长人已远去，但他对我
的言传身教，他对出版界的一项项贡
献，却一件一件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么
清晰，那么厚重，那么宝贵，我们应该
认真思考，认真总结，认真学习。

在8月6日，刘杲署长曾发给我一封
长信。信中说，今天是邦骥（刘杲的夫
人）的生日。她和我同是 1931 年出生。
今年是邦骥逝世十六周年……2009 年
邦骥安葬于武昌九峰山寿安林苑。那里
是邦骥的安息地，也是我和邦骥合葬的
归宿地。我曾在一次忌日悼诗里写道，
此去天堂应有路，不知明月几时圆……
大家都知道，刘杲署长的老伴卢邦骥，
患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刘杲悉心
照顾了14年，其人品高尚，令人敬仰。

我曾回了他一信，说，人间苦辣酸
甜尽，方是天堂无虑时。功德已为人间
树，人间尚欠君之福。我的心思是刘杲
署长为我们的出版事业做了无数功德，
我们还没有报答他，他不会远去的。

但上天自有上天的安排。我想，此
刻刘杲署长已经和感情深挚的夫人团聚
了吧？那里一定再没有烦人的纠葛与疾
病的折磨，您和老伴好好休息吧。

2024年11月19日
（作者为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明月常照九峰山
——深切悼念刘杲同志

□杨牧之

我走出家门，漫步来到一个广场，突
然看见一个旧书摊。说是摊子，其实连一
张桌子也没有，就是一堆书。地面上铺了
一层油布，书就放于上面。几个读者蹲在
地上，随性翻着自己喜欢的书籍。摆摊的
人很随和，不管买不买都不驱赶，任由读
者翻阅。我也加入其中，最终挑选了几本
自己中意的旧书。

我喜欢读书，每次淘得新书，如获至
宝。阅读新书总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
有睹之一快的冲动，恨不得一目十行，
总想一口气读完，但读完之后就习惯性
往书柜里一塞。时间久了，各种各样的
书籍塞满书柜，新书成了旧书，但始终
舍不得丢弃。

岁月的风尘慢慢洗去浮华，疯狂寻觅
新书的劲头逐渐退去，重读旧书便乐此不
疲，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虽说书籍的
外观不再崭新，甚至有些书页已经泛
黄，但当我再度拿起曾经阅读过的旧书
翻阅品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更有雨
后彩虹的惊喜。书籍里的知识和智慧并
没有陈旧，而且因为阅历的增加还能读
出许多新意来。

重读旧书，仿佛在读曾经的岁月，和
过去的岁月谈话，就像与友人促膝谈心，
淡淡的思绪，淡淡的回忆，淡淡的快乐。

获得新书时的喜悦、阅读新书时的感悟、
与书中人物、故事邂逅时内心的安宁和澄
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被红尘遮掩。
如今只需要轻轻一碰，就会唤起，重新
浮上心头。重读旧书，就好像故地重
游，亲切而温馨，那些逐渐被光阴掩埋
的足迹、淡去的顿悟，因为再次光临而
清晰，并顿生许多新的感悟；重读旧
书，也好像亲人久别重逢，激动而温
情，此时不需要千言万语，一个热烈的
拥抱就会让你热泪盈眶。

新书快读，旧书却需要慢读。苏轼曾
有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
知。”朱熹在《训学斋规》中也说道：“大
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
口。继以精思，使其义皆若出于吾之心，
然后可以有得尔。”

重读旧书，其实就是一种“反刍”。
反刍，俗称倒嚼，是指某些动物进食经过

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
嘴里再次咀嚼。我曾经无数次观察牛儿反
刍，它们在不劳作之时总是慢悠悠地咀
嚼，很是悠闲，看似也很是享受。我起初
不解，后来得知，如果不进行反刍，食物
会滞留在瘤胃内，引起瘤胃膨胀。阅读旧
书，少了“功利”，多了沉淀，慢慢“反
刍”，细细品味，隽意无穷。

重温一本旧书，恰如饮酒，也如熬
粥。饮酒，可以豪饮，可以比拼，但轻
啜慢品方怡情；熬粥，可以急火，可以
快煮，但文火慢煮才浓稠。慢读书，不
是慢条斯理，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贾
岛写诗的境界，也是读书人应有的情
怀。有些书适合慢读，只有慢读，才
能 读 出 味 道 来 。 不 紧 不 慢 ， 精 研 细
读 ， 慢 嚼 文 字 ， 慢 思 细 节 ， 慢 品 意
境，慢悟情感。古人说，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对于某些精彩的篇章、段落、句
子，倘若一天只读两三页，再回味三两
遍，也许味道就出来了。

慢读之妙，在于悟。不同的时段读同
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心境不同，环境
不同，感受也是不同的。比如读 《红楼
梦》，年轻时可以读得心碎，但只是简单
跟着人物喜怒哀乐而心动；老成之后再
读，也许更多的会读出“世道人心”。比
如读《繁花》，年轻时读只是一部“江湖
大片”，当人生走过几十载岁月再读，读
出的更多是坦然：不论江湖多精彩，灯
总有熄灭的时候，宴席总会有散的时
候，刀枪总有入库的时候，风总会有停
的时候。

慢读之乐，也在“闲”——闲心、闲
情、闲趣。书，可灵活而取，或名著，或
美文，或趣谈，或读书札记；读，可随性
而读。如盛夏时日，携一蒲扇，置一清
茶，悄然坐于庭前林荫下，握一书卷，轻
翻慢品；抑或在下雨天，独坐于窗前，手
拿一本书，恬静闲适浏览。如此哪怕只是
片刻，那也是幸福的时光。

有书慢慢读，日子就会细水长流，这
是一种阅读姿态，也是一种生命姿态。旧
书新读，读的不仅仅是书，更多的是读出
了成长中的新感悟。

旧书有味慢慢读
□周汉兵






























































































 


